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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蛮

近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再次引发举世关
注。三星堆文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也成为当
前的热议话题。在考古专家给出科学、严谨的
结论之前，一切只是猜想。

我第一次去三星堆，是上世纪末。其时三
星堆遗址博物馆刚建起不久，地坑中的象牙和
大厅里的青铜器多数还没罩上玻璃，可以贴近
观看。看到那些造型奇特的青铜立人、青铜鱼
鹰、青铜神树和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疑问和猜
想便如海浪翻卷，一波又一波袭来，久久不绝。

创造这个奇观的是些什么人？三星堆遗
址是否就是古蜀国的再现？我想到了晋代学
者常璩的《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一部地方志专著，第三卷
《蜀志》列出了蜀国世系——蚕丛、柏灌、鱼凫、
杜宇、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王等。其中蚕
丛、柏灌、鱼凫在正史里没有记载，大概属于传

说时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里，也把他们认
作蜀文化的开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他那个时代没有考古手段，只把对古蜀国的猜
想留了下来。

杜宇以后，古蜀历史逐渐清晰。那些历
史，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系吗？猜想可以继续。

读过《华阳国志》，再去看三星堆文物，便
有恍然若见故人之感。双臂环抱，空掌持“祭
祀神器或筑城工具”（这是我的猜想）的青铜立
人，让我联想到杜宇“移治郫邑”、开明王“徙治
成都”，亦即古蜀先民开发成都平原的史实。

就连三星堆那些眼球凸出（纵目）如外星
人的青铜面具，《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就
是蚕丛的形象——“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
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
冢也。”石棺也是古代巴蜀之物，川南和三峡地
区至今也有大量遗存。

第三次去三星堆时，我先去了金沙遗址博
物馆。金沙是继三星堆后，古蜀文化的再次辉

煌呈现，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继承，其出土
的青铜立人、青铜面具和黄金面具与三星堆文
物高度相似。金沙最精彩的，便是如今作为中
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一见到它，我
立即想到三星堆的青铜鱼鹰和三峡博物馆巴
人青铜剑上的神鸟形象。

《华阳国志》在巴人世系的叙述中，也记载
了一个以鸟为图腾的世代——“太昊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四川盆地的古代先民都是濒水而居的民族，鱼
凫亦即鱼鹰之类大鸟都是巴蜀先民的生活伙
伴，把它们奉为图腾实是自然而然之举。

近期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还有一些丝织物
呈现出来。我看到报道后，再次禁不住激动，
想要赶去一睹为快，看能否证实我的另一个猜
想——成渝两地蜀绣的共同起源。

2006年，全国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普查，我有幸参与其中，所做工作之一，是
为蜀绣的传承谱系做溯源调查。史籍记载，

早在汉代以前，蜀绣和蜀锦已是巴蜀地区的
特有物产，可惜那时没有实物存留。而迄今
保存最完好的蜀绣历史实物，恰恰就在重
庆。三峡博物馆陈列的元末大夏国皇帝明玉
珍龙袍（江北宝盖山明玉珍睿陵出土）、明末
女将军秦良玉锦袍（原石柱秦良玉家庙保
存），两件文物上的刺绣图案，成了非遗申报
书的实物证据之一。2008年，蜀绣（重庆）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史形成的
蜀绣技艺川东（今重庆）、川西两大流派，由国
家层面给予确认。

那么蜀绣的起源是否也有川东、川西合力
之功呢？有趣的是，我的这个猜想，两千年前
的诗人屈原也问过：“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
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楚辞·
天问》）

屈原之问无疑来自民间传说，那么传说中
的这个台桑在哪里呢？对此，《华阳国志》有个
很实在的回答：“禹娶於涂山，生子启，呱呱啼，

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
州涂山是也。”

此江州即今重庆。按屈原的说法，大禹当
年与涂山女相会的地方，是一块植有桑树的台
地。如此说来，上古时代的江州涂山氏也是一
个种桑部落。种桑是为养蚕，养蚕是为缫丝，
蚕丝所织绸缎便是织锦和刺绣的基础原料。
谁用这些原料？古籍再次指向了古蜀国蚕丛
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蜀”的解释是：
“葵中蚕也，从虫。上目像蚕头形，中像其身，
诗曰蜎蜎者蜀。”蚕宝宝蜎蜎扭动的姿态，正是
蚕吃桑叶、吐丝结茧的样子啊。

原来，巴人种桑，蜀人养蚕，一道创造了
蜀绣、蜀锦的辉煌。这样的状态是否真如古
籍所载持续了几千年？而三星堆发现的丝织
物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能破解这道谜题？
我的兴奋和激动，正源于此。哦，三星堆！三
星堆！

《华阳国志》与三星堆猜想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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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清明】

□余从凤

妈妈走了，就在除夕钟声敲响的前一天。
那天，妈妈躺在永川小弟家温暖的床上，安祥得

像熟睡。几天前，她呼吸困难，送医院抢救才缓过劲
来。我们兄弟姊妹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妈妈毕竟94
岁高龄了，一个小感冒就足以危及生命。出院后，哥
哥和三姐一直住在小弟家，24小时守护照料她。远
在主城区的我，也揪心着。深夜11点，我同三姐通电
话，三姐把手机靠近妈妈的鼻翼，让我听妈妈的呼
吸。突然，电话里传来三姐的惊叫：“妈妈出气慢了，
妈——妈——妈——”2021年2月10日23时，妈妈
永远听不见儿女们的呼唤了。

妈妈在永川黄瓜山出生、长大，年轻时绝对是个
大美女，高高的鼻梁，少见的多层双眼皮，灵动的双眸
会说话。她从农村嫁到永川城里，开始并没有正式工
作。爸爸在搬运公司拉车，妈妈就帮爸爸推车拉车。
从我记事起，就听到爸爸管妈妈叫“莽子”。在给爸爸
当了10年跟班后，搬运公司把老实卖力、不怕吃苦、
容易管理的“莽子”妈妈招为了正式工。

我读小学时经常去帮妈妈推车，听所有车夫都喊
妈妈“莽子”，觉得抬不起头。妈妈就只晓得干别人不
愿干的脏活累活重活。记得为张家坡百货公司拉货，
纸箱大小不一，其他工友总会选重量轻的泡货大箱，
松垮垮装一车就走了。妈妈总是装五金铁件，死重死
重的一车。

拉板车，下坡虽然比较省力，但控制好惯性作用
下的方向和刹车，还是挺费劲的。最难的是拉车爬上
坡。妈妈每次都像犁干田的耕牛，身子前倾，两手扶
车把，几乎爬地，额头颈肩青筋暴突，拉带在肩膀上勒
出一道深深的印子。每次爬坡，妈妈的前胸后背都被
汗水湿透，像淋了一场大雨一样。上不了坡，妈妈就
拐来拐去走之字蛇形，一步一步地艰难爬行。帮着推

车的我，每次都感觉车要倒滑下来压着我。
后来我才明白，别人叫妈妈“莽子”，其实并没有

嘲弄的意思，就认为她力气大、人单纯、吃得亏。她把
吃亏当成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这还真是给我们兄弟
姊妹留下了一笔为人处事的宝贵精神财富。

“莽子”妈妈从来不晓得享福。1998年我带她到
北京，妈妈才第一次坐火车、乘飞机。回到永川，街坊
邻居问她，坐飞机怕不怕，妈妈说：“不怕，像坐高板凳
一样，坐上去，一会儿就到了。”我想方设法陪她在京
城玩，可妈妈晕车。记得从东四十条桥搭出租车去故
宫，车才走了一半，她就晕得不行，一定要下车，我们
就改坐三轮车。还有一次，我请妈妈到保利大厦吃
饭，妈妈站在门口不动，问我：“姑娘，人从哪里进啰？
啷个我们一来，门就打开了，开门的人在哪里哟？”我
才恍然大悟，妈妈还是第一次进星级酒店。在东来顺
涮羊肉时，我点了好多菜，妈妈吃得干干净净。我以
为妈妈没吃饱，就不停加菜，最后才知道，她是怕浪
费，不剩一丁点东西。

“莽子”妈妈从来没说过要儿女陪。她86岁时不
慎摔断了腿，手术后死里逃生，她没有喊，没有叫。晚
年的妈妈，一直很安静，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妈妈
最后一次进医院是今年2月1日，我和三姐把她送到
医院心外科住院。妈妈很多时候都难受得不停地摇
头，我说：“姑娘晓得妈妈躺久了腰疼，吃一口，姑娘给
你按一下腰哈。”妈妈听了张大了嘴，勉强吃了大半碗
饭菜。妈妈每张嘴吃一口，我都特别心安。那是我用
炖好的土鸡，再剁肉泥加菜末蒸的芙蓉蛋，有时候换
成狮子头蒸芙蓉蛋，有时候用甲鱼肉泥蒸芙蓉蛋。

妈妈的一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但是，我的“莽子”妈妈，您淳朴、善良、节俭、真
诚、坚韧、无私……这些品质如金子般闪亮。妈妈，不
管您走多远，永远也走不出儿女心里；妈妈，这辈子做
您的儿女还没做够，下辈子还做您的儿女!

我的“莽子”妈妈

□李玮

一年春作首，六畜牛为先。一直以
来，牛是忠实、力量和勤劳的象征。在梁
平，有两块耕牛碑历经多次“搬家”，如今
终于有了安身之地。

在梁平博物馆内，竖立着两块清朝
咸丰年间的“禁宰耕牛碑”，高1.47米，宽
0.91米，厚0.12米。两块碑文共1500余
字，笔力遒劲，结字刚正。据发现者李亚
非介绍，半个世纪以来，此碑在梁平东部
的福禄镇街上经历了多次“搬家”：上世
纪70年代，为福禄粮站的阴沟盖板，任
人踩踏；当旁边的客运站兴旺时，两块石
碑“转岗”成石桌桌面，方便旅客搁置背
篼篮筐；改革开放初期，被一个体户“借”
去，成为冰柜的垫脚板；90年代，石碑则

“赋闲”在镇畜牧兽医站的外墙处……
牛是农民半个家，吃饭穿衣都靠

它。农耕时代牛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有
着“庄稼汉的哑巴老子”之美誉。在传统
年画“鞭春牛”习俗中，牛还被看作能祛
病辟邪的吉祥物，被人追捧。牛性情沉
默温和，耕地负重，亲近人类和土地，有

“厚德载物”的意义。除了民间的习俗，
爱牛护牛也体现在古代律法中。

发现“耕牛碑”的梁平福禄镇，古称
葫芦坝，这里有汉代开通的古国道、巴蜀
重要驿道川鄂陕路，还是清代渝万大路
必经之地。当时，葫芦坝私宰耕牛危害
农业生产严重，成为牛肉交易的重要集
镇。

“禁宰耕牛碑”记载，清咸丰九年
（1859 年）三月二十七日，川鄂等五省牛
王会“首人”和州县官员齐聚葫芦坝，由
当时梁山县令主持，公议禁宰耕牛条规
而立下此碑。会议将“保护耕牛，发展生
产”和“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非牛则
不得耕，非耕则不得食”等内容写进乡规
民约。因此，私宰耕牛“为害地方，民遭
荼毒”，如遇“耕牛瘟冻倒毙”，方可“准其
开剥变卖凑买，如借倒毙私宰……抓获
禀究……”体现了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高
度重视。

“禁宰耕牛碑”共有两块，文刻四
面。以石碑块数、碑文字数、“五省首人
公议”之内容来看，全国罕见。目前被评
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很有历史与艺术价
值。

从“五省首人”齐聚梁平，也可证明
梁平自古就是通衢大邑，同时也表明了
梁平自古以来的农业地位，农耕历史的

悠久。梁平地处高台平原，气候温和，降
雨丰沛，无大旱久涝，先秦之前就有水稻
种植，“巴蜀粮仓”美誉名副其实。南宋
乾道八年（1172 年）冬，陆游旅居梁平有
感造化钟灵、年阜物丰还写下“都梁之民
独无苦，须晴得睛雨得雨”的升平诗句，
表达对梁平风调雨顺、民富年丰的祝
福。不久，与其同为南宋“中兴四大家”
的范成大，追随陆游的步伐也来到梁平，
留下了“虎狼地僻炊烟晚，风雨天低夏木
寒；行尽峰门千万丈，梁山鼓角报平安”
的诗句，在范成大看来，到了梁平，平平
又安安——还是梁平让人踏实啊！

如今，耕牛碑结束了上百年的风雨
飘零，静静矗立在双桂湖畔的“新家”，
向过往市民述说那段尘封已久的故
事。人勤春来早，在梁平博物馆的不远
处，就是梁平亿联农机大世界，村民正
在选购耕田机。梁平现在的机耕水平
达到90%，在平畴沃野的都梁大地，一
辆辆“铁牛”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奋蹄
闹春耕。

“不愁忘归路，旦有牛蹄迹。”今天，
耕牛碑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牛马年好耕
田。”愿时光温柔、理想丰盈，希望牛年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

耕牛碑“搬家”记

□谭大松

万州区五桥街道，有一个地名藏着
生命与乡土的密码，那就是李家山，因李
氏族人世代居住而得名。

草木葳蕤的李家山上，有一位老人，
活成了一棵生命的古树，让一个家族开
枝散叶，五世同堂，尽享天伦之乐。老人
而今耳聪齿坚，历经世事历历在目。问
他的名字，他迅速回答：李德洪。与这位
百岁老人交流，丝毫感觉不出他已迈进
期颐之年。

那年农历冬月廿八的深夜，李家山
一个山凹处的茅草棚里，传出了男婴呱
呱落地的啼哭声。父亲喜滋滋地给他取
名李德洪。

那时，村里人住的大都是茅草棚：竹
子或树棒插在地上撑起简易围栏，糊满
稀泥便成了歪斜墙壁；再用木头架一个
屋顶，从山上割回茅草铺在上面。这些
贫苦人家的住房，成了李家山皱褶处的
陈旧补丁。李德洪家老少三辈住的三间
茅草棚，夏天好比蒸笼，遇雨屋内“水漫
金山”。家里一年要交15石3斗地租，如
遇天灾，一家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身体正在发育的少年，还要被国民党抓
壮丁。李德洪从14岁开始就四处躲藏，
18岁那年，他回家成亲，又被迫同新婚妻
子分开，跑到江边一家兵工厂下苦力。
这家兵工厂建在一个叫沱口的地方，他
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就偷偷住在悬崖下
的岩洞里。这样躲躲藏藏战战兢兢过了
10年，李德洪才回到李家山与妻子团
聚。为了养家糊口，他挑着父母纺织的
布匹，四处奔波叫卖。

1949年9月上旬，李德洪挑着沉沉
布匹，徒步三天三夜，赶往恩施换包谷，

再卖包谷换成钱。抵达笔架山时，遇到
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部队交战，炮弹呼
啸飞来，一个解放军战士喊他卧倒。他
想，真是天壤之别啊，解放军不但不抓他
壮丁，还救了他的命。从那时起，他从内
心里敬佩解放军。

这年9月16日，他还在恩施城区卖
布匹，恩施一夜解放，全城人民喜气洋
洋。李德洪盼着家乡与恩施一样，可山
路遥遥，音讯渺茫。他卖完布匹，解放军
把他送回万县老家。12月，万县解放，他
同村里的穷人一夜之间翻了身。70多年
过去了，老人提起这一幕时，寿眉喜悦上
扬。

李德洪全家11人分到了11亩多田
地，茅草棚换成了6间敞亮瓦房。村里成
立3个初级社，后来初级社升级为高级
社，李德洪一直担任社长，他一心想让乡
亲们的日子滋润起来。1960年2月24
日，是李德洪刻骨铭心的大喜日子，他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更让他坚定
了改变李家山面貌的决心。

后来，李德洪发动社员们开挖土地，
扩大耕种面积，还间种了红苕、洋芋、黄
豆等杂粮，粮食年年增产增收，社员们也
渐渐地走出了困境。李德洪意识到，山
里人就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找当时
的万县市五桥乡争取了100斤柑橘种
籽，播撒在1亩多的山地里，待长成青青
幼苗，再移栽在上百亩的土地上。过了
两年，李德洪与群众一起在柑橘苗上嫁
接了优良品种，柑橘树成了家家户户的

“钱袋子”。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乘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村里人自发地一镐一锄开通
了一条3米宽、近5公里长的机耕道，拖
拉机“突突突”开进了李家山。快到花
甲之年的李德洪，忙得脚板飞了起来。
被汗水浸泡的庄稼颗饱粒满，粮食堆满
仓，肥猪圈里欢，鱼肉不愁断，越活越红
光。

只是，李家山的年轻人不甘小富小
安，接二连三地远离家乡，在山外精彩的
世界里放逐心中的梦想。李德洪仍守护

着他的李家山，在他热爱的土地里一锄
一锄播种，一刀一刀收割喜悦。可李家
山像是一座空山了，李德洪同村民们培
植起来的柑橘林，因无力管护，他眼巴巴
地看着它们黄了、凋零了。李德洪想不
通，还掉了几回眼泪……

脱贫攻坚的战鼓擂响，李德洪听见
了；乡村振兴的庄严宣告，他也听见了，
还激动得落泪。几年工夫，扩展到4米5
的硬化公路通到了李家山，万州城区到
民强村的客运交通也有了，几辆长安车
拉着山里人进进出出，住在距离城市近
20公里的李家山，再也不愁雨天一身泥
睛天一身灰了。土瓦房呼啦啦换成了砖
木房，砖木房又呼啦啦变为“小别墅”。
外地企业家投资来了，外出创业的李家
山后生们一个个奔回老家，14家企业流
转土地3800亩，一个个惠民暖心的项目
落户李家山。

李德洪的家门口四季挂着鲜嫩水
果，他还品尝到了从福建引进的嘉宝
果，这可是稀有的名贵水果。李家山里
的李小平，18岁外出闯荡，32岁创业有
成，毅然返乡流转了300亩土地培育羊
肚菌。第一批羊肚菌出来的时候，李小
平专门炖了羊肚菌鸡汤，端到了李德洪
面前。

绕山公路像一条金丝带挂在李家山
上。阳光明朗的日子，李德洪在儿孙簇
拥下，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一路笑，
看水，赏花，摘果，游园，还时不时与老牌
友玩玩桥牌，晚年生活幸福得如灿灿霞
光。

李家山被当地人誉为长寿山，这里
80岁以上的老人而今健在的还有52人，
其中90岁以上的15人，百岁老人有两
人。前年冬天，李德洪被儿孙接到了城
区，可他仍舍不下李家山，隔三岔五要人
陪他回去住上几晚。

“我家住在李家山，春风里来百花
香，漫山甜果绿水亮，悠闲田园长寿长。”
李德洪99岁生日那天，儿孙们欢聚一
堂，高唱起李家山人自编的这首歌谣，他
也跟着朗朗有声地合唱着。

一位百岁老人与一座山


